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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我”

早在大学时期我就有个“西藏

梦”，向往去雪域高原，不过一直没

能成行。所以，在得知律所要招募

西 藏 的 派 驻 律 师 后 ，我 立 马 报 名

了。

父母亲戚得知我要去遥远的西

藏一年，也支持我。于是，去年7月，

满怀期待的我踏上西藏那曲，正式

开始了“援藏之旅”。

那曲市比如县属于无律师县，

位于怒江上游，唐古拉山和念青唐

古拉山之间，海拔约4000米，地形起

伏蜿蜒，高寒缺氧、交通不便，“远在

阿里，苦在那曲”。

出发前，为了应对当地寒冷天

气，我还特意吃胖了几斤。没想到，

刚来这边，高原反应还是给我来了

一个“下马威”。头痛、嗜睡、呼吸不

畅、无法进食，多种症状并发，持续

不断且愈演愈烈，好不容易养起来

的膘也没了。好在熬过了一周后，

除了走路比较喘，其他都渐渐适应，

我也随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2022年8月，浙江泽鉴（比如）律

师事务所正式揭牌。原本以为当地

法律需求较少，没想到揭牌第一天，

“板凳没坐热”，我就接到了群众的

求助。

来求助的是一名藏族同胞和一

名汉族同胞，两人走进律所，什么也

没说，就递给我一份资料。虽然一

头雾水，但我还是翻阅起来。原来，

汉族同胞是一名包工头，雇佣了该

藏族同胞在工地上施工。几个月

前，藏族同胞在工地上受伤，两人就

该事情划分了责任，确定了医疗费

等费用赔偿。

这起纠纷似乎已经结束，我又

需要做什么呢？将心中的疑惑问出

来后，得到的是令人诧异的回答。

“写下来！”两人异口同声地用汉语

说出这3个字。

原来，两人都怕口头说辞没有

保障，一直没有赔付。于是我为他

们拟了和解协议书，两人当场结清

了赔偿款，对我道谢后离开了。

这是我到比如县接手的第一个

案子，服务内容非常简单，但这件事

让我更明白了，这里比我想的更需

要法律服务。

刚进入工作状态没多久，疫情

来了。我的活动范围也局限在了生

活的住所，所有物资均向疫情防护

人员订购。

“光吃饭不干活，那我来西藏又

有何意义？”既然无法提供线下法律

服务，那么就转变服务方式与思路，

用线上服务为县政府及百姓提供法

治宣传教育、法律咨询等。最忙的

时候，我一天要接 50 多个咨询电

话。同时，我还加入了抗疫志愿者

队伍，帮忙发放物资、维持秩序。从

黑夜到日出，阳光洒在我身上，劳累

却安心。2023 年，我还被中共西藏

律师行业委员会、西藏律协评为“抗

击新冠疫情先进个人”。

“从尽心尽力到不遗余力”

小时候，长辈们说我一身正气，

适合做律师。现在，我也确实成为

了一名律师。来到比如之前，我就

在想能为这里的人做些什么。解答

每一次咨询、服务每一个有需求的

群众。但是这个案子，让我觉得做

律师不仅是完成一次任务，维护正

义，更要走进群众的内心。

一天，一行藏族同胞来到律所，

有老人也有小孩，其中脸上蒙着头

巾的藏族女子引起了我的注意。白

发苍苍的藏族男人愁容满面，比划

着手说了一句什么。随后，县司法

局工作人员替我翻译了他的话——

“我女儿被家暴了。”

原来，蒙面女子多次被丈夫家

暴，作为父亲的他，不忍女儿受苦，

所以来到律所求助，想要帮助女儿

离婚。和以往遇到的案子一样，我

让翻译人员帮我问清楚他们的诉

求，按照流程为他们写了诉状。本

以为事情就此结束，直到我问了一

句，“你女儿现在情况怎么样？”

听到这句话的当事人父亲激动

了起来，说：“他威胁我们，说要杀掉

我们一家人。”说着，还给我看了她

女儿伤痕累累的照片。一直沉默不

语的当事人也揭下脸上一直遮掩的

头巾，露出淤青的脸。

此刻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比我

想的更严重。于是我重新修改诉

状，告知当事人应当收集和提供的

证据，最后成功帮助当事人申请了

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件结束后，当事人父亲将我

的手拉了过去，起初我以为是简单

行个握手礼致谢，但出乎意料，他弯

下腰，将我的手背贴在了他的额头

上——这是朴实的藏区人民表示感

谢的最高礼仪。

他的谢礼让我深受触动。身为

法律人，不仅仅要用法律援藏，更要

用感情援藏。

“律师是法治建设的推动者”

从我的住所到律所和司法所，

需要走近一个小时，因为语言不通，

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县政府司法局

和各部门办公，担任政府法律顾问，

参与县政府常务会，为县政府各类

公共决策事项提供法律支持，协助

信访部门化解社会矛盾。

去年春节前夕，我本打算趁假

期出去休息，没想到县里突然打来

一个电话：“叶律师，我们这边有个

案子紧急，需要你的帮助。”我立马

应下，推掉了自己的行程。

一整个假期，我和县政府组成

的专班都在处理这件事，我错过了

春节，也错过了藏历新年。因为法

律资源匮乏，比如县类似的案件大

大小小有很多，我也常常伏案工作

到凌晨。

以绵薄之力推动法治建设是我

当律师的梦想。一年来，我为比如

县政府及各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合同

389 份，起草比如县政府所需的 33

种类型合同，出具书面法律意见 66

份，提供普法文章 6 篇，普法讲座 11

场；受那曲市法律援助指派，参与刑

事案件辩护 47 件，为百姓免费代写

法律文书 97 件，提供无数次免费咨

询。

援藏一年的时间过得飞快。这

一年，我几乎没怎么离开过比如县，

有空也只是爬一爬光秃秃的山，再

看看连绵的雪。与枯燥生活不同的

是，我的内心变得更充盈。离开时

披在脖子上厚厚的哈达、一张“优秀

政府法律顾问”证书、还有淳朴的藏

族人民的感谢⋯⋯我很庆幸自己作

为援藏律师到当地工作，这次宝贵

的经历是我一生的财富。

雪域高原的法治播种者

叶飞龙叶飞龙（（中中））援藏结束援藏结束

受援人赠送锦旗

开展法律讲座

从西藏回到金华将近一个

月，叶飞龙还是会时常感到头晕、

嗜睡，这是从高原回到平原后，醉

氧带来的后遗症。“好像记忆力都

下降了”，他笑着调侃自己。

叶飞龙是浙江泽鉴律师事务

所的律师，今年7月，他身披哈达，

结束了一年的援藏之行，带着藏

族同胞满满的祝福回到了金华。

2022年，根据司法部推动基

本解决“无律师县”问题工作要

求，省司法厅积极宣传、广泛动

员，全省律师行业踊跃报名。经

择优推荐和司法部选拔，浙江泽

鉴律师事务所到西藏自治区那曲

市比如县设立分所。作为所里的

青年律师，叶飞龙踊跃报名并成

为浙江泽鉴（比如）律师事务所第

一名派驻律师。

变黑的肤色和减下的 30 斤

体重，是这位青年律师援藏一年

最明显的印记。今天，就让我们

一起来聆听他在 4000 米海拔上

发生的故事。

口述

：叶飞龙

整理

：本报记者

王亚

【记者手记】

海拔4000多米，距离浙江几千

公里，对于“高冷”又遥远的西藏，

沿海地区的人总有很多向往。那

里海拔很高，踮一踮脚，是不是就

能碰到星星？

叶飞龙用自己的行动去经历、

去感受，得到了他自己的答案。那

曲市曾被称为“全国唯一一座没有

树木的城市”，做援藏律师的这一

年，他希望自己是一个法治“播种

人”，播下一颗法治的种子，助力当

地拥有一片法治“森林”。

结束援藏的这一个月，叶飞龙

还是会经常接到那边的来电，向他

咨询各种法律问题，他也总是耐心

解答。记者问他，这次的援藏之行

是否辛苦，他却说很顺利。在他看

来，所有的困难都可以克服，而可

以克服的事情就不能算困难。

回忆这特殊的一年，叶飞龙认

为这是他和西藏的一次缘分。如

果还有机会，他还想和西藏再续一

次这份缘。

叶飞龙


